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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官有

那次和朋友一起去新疆自
驾游的第九、第十天，是去喀
什——塔什库尔干。有位朋友姓
娄，名天杰，身材中等，偏瘦，长
脸，皮肤黝黑，走起路来一闪一
闪的，没有声响。相处二十多年
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沉
默寡言的人。在家是这样，和朋
友在一起还是这样。每次在茶
楼，或是在我的工作室，他总是
悄悄地坐在一边，听大家说说笑
笑，从不参与大家的话题。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听弟
妹讲，在家里，他一刻都不消停。
有时候，他实在没有事情干了，
就挪家里的家具。每过一段时
间，家里的家具就会换一个位
置。现在好了，退了休没事干，就
天天上山，在山上折腾。要么，侍
弄一下院里的菜，浇浇水、除除
草；要么，把多年积攒下来的碑
刻，时不时地往院里的墙上粘上
几块；要么，就叫上三五好友、十
几个或者二三十同事朋友，在山
上聚餐，吃万荣蒸菜。

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
喜欢古玩字画，尤其喜欢石头。
每一次外出，总要买几块回去。
有时候还会专门开车到河南等
地的玉石市场去买。买回去的石
头，有的他自己收藏了，有的被
他重新加工，做成摆件送了人。
今年前半年，他就把 2019 年在
西藏买的一块石头劈开，雕了三
个砚台，还送了我一个。除了雕
刻石头，他还刻章子，我周围的
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都有
他刻的印章。他还热爱书法，已
经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年。

他是一个身上有劲的人。说
他有劲是有来处的。据说在他们
盐湖区交警队，有一把关公大刀，
重量二百多斤，放了好多年，从来
没有人提起来过。有一天，单位里
十来八个要个有个，要分量有分
量的年轻小伙子，不服气，想试
试，结果，愣是没有一个能提得
动。而他不声不响地一发力，竟然
一把提起来了。这让一群年轻小
伙子惊讶得目瞪口呆。

他是一个爱旅行的人，他是
说走背起背包就能真走的那种
人。十几年前，我应上海一位朋
友之邀准备去上海参加朋友举
办的书画装裱展览，路上缺少一

个伴，我问他去不去，他说可以
呀。第二天就同我一起去了。前
几年，我去长治参加一个书画活
动，问他去不去，他说可以呀。也
是第二天就开车同我一起去了，
一点也不含糊。2019 年 6 月，我
计划带领我们墨铎堂书法班的
学员们去西藏旅游。就在我们准
备出发的前半个月，他得知了这
一消息，和我通了一个电话后就
立即决定和我们一同前往。在旅
行上面，他从不拖泥带水，瞻前
顾后，总是说走就走。为了方便
旅行，他还买了一张中国地图，
凡是去过的地方，都会做出标
记。如今，没有标记的地方已经
越来越少，估计等这次新疆自驾
游结束，他就快把全国著名的旅
行景点跑遍了。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他待人真诚，办事干脆利落。我
和他之间，从来没有什么客套
话，即使有事请他帮忙，也是直
截了当。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只
需一个电话。

但我万万没想到他还是一
个有心事的人，而且心事重重。
记得2019年的西藏之行，我们在
穿越八百里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时
候，刚翻过唐古拉山口不久，就下
起了雪，我便把车停下来，在路边
给同学们拍照。我觉得，对于远隔
千里的我们来说，西藏之行也许
这辈子就这一次，所以，能在无人
区碰上下雪，非常难得，就想多给
他们拍几张，留个念想。结果，天
杰急着催大家走，不等我们拍完
照，就开着车先走了，说实话当时
我非常生气。走到玉树州府结古
镇的通天河大桥时，我们已经离
得很近，都用无线通了话，我说可
以一起去三江源纪念碑看看。结
果，他又急匆匆地开着车先走了。

自此，就没能再联系上他。
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才再次与他
取得联系。他还说，他是在前面
等我们。那时候，我已经气得不
想搭理他了。本来我们两个车是
一个小团队，应该一起走才更安
全。而他先后两次那么急切地往
前走，是啥意思？后来他告诉我
说，他是想看看昆仑山的垭口。

我无言以对。那一次的西藏
自驾游，我们始终走在离昆仑山
很远的无人区公路上，只能遥
望，直到夜色完全把它吞没。尽
管他那样拼了命地往前赶，但最

终还是没能看到他念念不忘的
昆仑山垭口。从此，这个心事就
一直挂在他的心头，而且越来越
重了，不但想看看，还想着进入
昆仑山腹地。这次新疆自驾游，
从青海湖开始，他就一直念叨。
记得，那年7月5日早上，在茶卡
盐湖湖边，他默默地凝望着昆仑
山，眼神里写满向往与期待。

7 月 8 日，在艾肯泉边，我
说，这里离昆仑山也就几百米的
距离了，算是走进了昆仑山吧。
他摇摇头。7 月 10 日，他看着我
写的315国道游记说，你应该加
一句：“行走在昆仑山脚下，看着
昆仑山的白雪，昆仑山应该写进
去。”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
理解他的心事。从那天开始到此
刻，他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亢
奋。早饭后开着车，既不说让人
换，也不喊累，一整天几乎他一
个人开着。可这样的情况，前几
天就从来没有过。

是因为这两天两度沿中巴
友谊公路穿越喀喇昆仑山脉？还
到达了中巴边境口岸红其拉甫？
他多年以来的心事梦想成真了
吗？昆仑山是他心目中的神山。
我曾经问过他对于昆仑山的向
往，是不是因为毛泽东主席那首

《念奴娇·昆仑》，他说，不仅仅
是，因为昆仑山在中国是“万山
之祖”，被认为是炎黄子孙的发
源地。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太上老
君、王母娘娘等都与昆仑山有
关。所以，尽管这次的穿越，仅仅
一个喀喇昆仑山脉，就让他兴奋
成这样。要是整个昆仑山脉呢？
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晚上吃饭时，我问他，你那
么想进入昆仑山，最想看昆仑山
的什么，他说：“白雪，白雪，晶莹
剔透，纯洁无瑕。”在帕米尔高原
上，我也曾有段时间，坐在车上，
远远望着慕士塔格峰上的白雪
发呆，忽然发现，在太阳的映照
下，雪白的耀眼，峰顶的云几乎
一动不动，好像凝固了一样。我
接着问他：“你的心事了了吗？”
他说：“了了。”我又问他：“那你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浩
瀚辽阔、浩瀚辽阔！”

原来他想看到一个更广阔
的世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娄天
杰，一个永不言弃的万荣人。“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事吧。

昆仑山的雪

□孙竹红

海棠春·春归
千山雪霁南枝软，莺啼

处，梅腮柳眼。十里杏花风，
偷把腰肢挽。

一行小字云笺暖，寄兰
友，思情款款。待到客来时，
竹苑春无限。

落花时·雪梅
雪敲庭树梦难安，风絮

绵绵。新茶老酒红炉煮，谁
人惜，小梅寒。

东坡未绿春枝掩，萧瑟
篱栏。篱栏尽处横疏影，香
一段，淡如禅。

喜团圆·千山霁雪
千山霁雪，红尘雾锁，莫

怨春迟。东风已解南坡意，
叠香点疏枝。

门前细柳，他年旧燕，再
约新杯。离情缱绻，幽思斟
满，蝶梦魂痴。

阮郎归·那时花月入新题
一湖烟雨锁长堤，纤纤

杨柳依。云中燕子啄新泥，
双双栖暖枝。

闻软语，忆秋溪。清风
佐酒诗。那时花月入新题，
相思无尽期。

好花时·春思
绿杨新处又轻寒，丝雨

如烟。闲窗寂寞横疏影，萧
萧意，触心弦。

凭栏久伫春思远，远向
林泉。一怀绮梦三樽酒，问
江月，几时圆。

□张冰梅

立春、雨水、惊蛰
一道道时光的符
把春层层打开
出发
以春的名义
无须回头

河流挣脱了束缚
尽情亲吻着大地
土地松开了捆绑
蓬勃的力量无穷
燕子裁剪出新叶
拨弄风的琴筝

鸟儿呢喃着
唱响明媚春声

雾霾时不时还会袭来
沙尘难免会遮蔽双眸
那又怎么样呢
以春天的名义出发
一切都有回声

你看
那棵被风吹弯腰的树
此刻
在朗朗春光中
依然
挺拔葱茏

以春天的名义出发

□晓寒

阳光是位学者 端坐屋顶之
上
一片片青瓦 一张张页码
冬，太需要阳光来取暖
穿黑棉袄的牧羊人
目光,寻找春的长势

一只麻雀 两只麻雀 三只
麻雀
啄着春的字眼
父亲叩完烟锅里的冬
一甩长鞭，叫醒了大地

蜂拥而来春光，挤满枝丫间
一点绿 一点红 一点白
大地成了大花脸
摘一篮肥嫩的春光
母亲的胳膊勒得生疼

河水，舒展一冬紧绷的神经
岸边的柳走着猫步
唐诗的扉页
被春风轻轻翻阅
城南庄的桃花
一朵一朵
开满
爱的春光

春光辞

□刘建政

一
住在泉边的青蛙高唱：
我最早听到春天的步履；
宿在柳林的小鸟骄吟：
我最早看到春天的信息；
唯有晨风不言不语，
抚摸着田埂村姑头上那
鲜红的纱巾，
轻轻地抖动着春天的
第一缕晨曦……

二
春雨，
走了，
留下了一片片绿色的足迹。
春风，
别了，
抛下了一簇簇红色的彩衣。
从此，
春色便亲吻着刚刚苏醒
的大地，
开始孕育那
将在秋天里临产的“胖妮”

春歌

◆
春
词
一
组◆

春耕
张晋恩 摄


